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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
键环节。

我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于一体，丘陵山区农村居
民居住分散，治理网格单元较大，群
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增加了乡村治
理的难度。为此，近年来，我市探索
出“院落微治理”机制破解这一难
题。日前，这一机制入选第五批全
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全国新时代
“枫桥经验”优秀案例，纳入全国涉
农干部培训专题教学案例。

我市“院落微治理”机制为啥能
被全国推广学习？连日来，记者走
进垫江、巴南、荣昌等区县进行了采
访调查。

XIN YU BAO

062025年4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 黄小倩 美编 陈丽朵渝周刊·乡村振兴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3月 30日一大早，初春的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乍暖
还寒。

张英拿了件棉袄披在蒋克荣的身上，叮嘱道：“妈，这
几天降温，一定要多穿点！”

“老辈子，有这么孝顺的女儿，真享福！”过往邻居路
过，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其实，张英并不是蒋克荣的女
儿，而是她的儿媳。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眼前这对关系
融洽的婆媳，前些年处得并不愉快。

变化从何而来？

党建统领
让村党小组参与院落治理

“她不照顾我也就算了，还不让我上儿子那里去住！”
“她不爱干净，啷个跟我们住得到一起嘛！”
2023年 2月，毕桥村一社箩篼湾一处院落，村民蒋克

荣拉着儿媳张英来到“老黄说理堂”，嚷着要找乡村治理党
小组组长黄练评评理。

见状，黄练把张英拉到一旁，劝慰道：“人都是要老的，
你到了她那个年龄也需要儿女照顾，你的儿女看你现在不
管老人，将来儿女也不管你，你咋办？”张英面红耳赤，低下
头默不作声。

接下来，黄练又对另一旁的蒋克荣说：“你也年轻过，
也因为小事跟父母吵过嘴。你现在老了，要收敛自己的脾
气，爱干净讲卫生，和儿女晚辈和谐相处。”

短短几句话，黄练就平息了一场纠纷。
毕桥村由两个村合并而来，人口多，人际关系复杂，像

蒋家那样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的事时有发生。“作为村干部，
我们也想第一时间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人手少，
加上村干部年龄偏大，处理起来有些吃力。”村党总支书记
章开明说。

“何不发挥党小组的作用？”有党员建议。
很快，一场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建立基层矛盾处理

机制的专题会在毕桥村召开。会上，章开明根据党员建
议，提出了解决方案：村党总支下设 5个党支部，党支部
再下设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社会治安等 12个功能性党
小组。每个党小组吸纳一批老党员、退役军人等加入，
这样一来，党组织得到了加强，解决了人手少、精力不足
的问题。

黄正华是一名老支书，在当地威望高，擅长调解工
作。2019年，在村党总支的建议下，老黄“返聘”到乡村治
理党小组担任组长，在自家院坝建起了“老黄说理堂”，负
责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三年后，因黄正华年事已
高，乡村治理党小组长由黄练接任，负责“老黄说理堂”的
纠纷调解工作。

“协调矛盾主要靠打好感情、乡情、亲情‘三张牌’。”说
起调解“秘诀”，黄正华说，村内矛盾纠纷多为鸡毛蒜皮的
小事，但一些村民爱面子、认死理，为争一口气，容易把小
事酿成大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党小组出面，两头做
调解工作，矛盾就去了一大半。”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重庆有9000多个村落，7
万余个村民小组，乡村常住人口超900万，如何让乡村治理
更有效？我市其中一项探索是：发挥党建统领作用，让村
党小组参与院落治理。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党建统领
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构建起“干部工作在群众中、群众活
动在集体中、组织扎根在乡村中”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
格局，不断将基层党组织的“桩”扎进院落里、将治理的

“网”结到村民身边。

主动参与
村民的事自己说了算

今年2月，巴南区麻柳嘴镇平桥村张家湾院落内，数十
名村民聚在一起，用通过参与垃圾分类、打扫公共卫生等
积攒的积分，兑换洗衣粉、大米、牙膏等奖品。

“你好，肖孙不在家，奖品我帮他代领。”村民肖复金对
工作人员说。肖复金提及的肖孙，是他的堂弟，放在过去，
两人的关系可没有这般融洽。

2023年6月，一场大雨冲垮了二人房屋中间的废弃猪
圈，两家的后檐沟被泥沙堵住。

“猪圈是你在管理，现在垮了堵住我家的管道，搞得厨
房都用不了！”肖孙气冲冲地跑到肖复金家，想要讨个说
法，让对方负责清掏。

肖复金对此予以否认，两人因此大吵起来，决定去小
院议事亭评评理。

小院议事亭，是平桥村打造张家湾“巴适小院”后，建
立的村民议事协商平台。2023年，巴南区启动“巴适小院”
创建工作，通过细化治理网格单元，缩小治理服务半径，丰
富治理方式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平桥村便是试
点之一。

村民余元珍是张家湾“巴适小院”的院长，肖复金、肖
孙之间的矛盾纠纷，由她出面进行调解。

“你们既是兄弟，又是邻里，别伤了和气。”余元珍指着
小院议事亭对面的文化墙说，上面印有村民共同制定的院
落公约：讲道理，不吵架，不扯皮。

二人的情绪逐渐平静，开始说明矛盾的由来。
原来，这间猪圈是肖复金的大哥肖复明所有，肖复明

搬离院落后，肖孙便误以为是肖复金在管理。
情况说明后，余元珍劝导两人各退一步，同时召集院

内村民，帮助两人清掏堵住的后檐沟。最终，这对兄弟握
手言和。

“以前大家扯皮找政府，自从打造‘巴适小院’后，村民
就有了小院议事亭这个说理的地方。”平桥村党支部书记
周荣玲说。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激发群众自治内生
动力，我市创新建立“三事分办”治理机制，即“大事”政府
牵头来办、“小事”村组协商共办、“私事”引导群众自办，把
群众真正调动起来，并设立群众议事厅、百姓说事点，探索
推行了“清单制”“积分制”“院落制”等乡村自治形式，实现
了小事不出院落、大事不出村。

如今，全市行政村积分制运用覆盖率在 90％以上，并
通过探索“院落说事”制度，让村民的事自己说了算。

院落“智治”
让数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前不久，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椒香小院，村民刘眼国
用手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提醒村上的保洁员清理垃圾
箱。“家门口的垃圾箱满了，可以用小程序一键上报。”刘眼
国说。

刘眼国所说的小程序，是万宝村打造的数字乡村治理
平台——“小院家”。2023年7月，万宝村“小院家”小程序
正式上线，开设了“爱环境”“找活干”“帮我卖”“换积分”等
多项功能板块，让村民积极参与万宝村各项公共管理事
务，并利用该平台帮助村民卖产品、找活干，用数字技术赋
能乡村基层治理。

万宝村党总支副书记高美告诉记者，“小院家”上线
后，村民只要将村上堆满的垃圾箱图片上传到小程序，就
会有人来打扫。而完成垃圾打扫任务的村民，可以换取积
分，然后用积分在平台或者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洗衣粉、
牙膏等生活用品。

“我们把‘小院家’与‘积分制’结合，打造出多个乡村
智治场景，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上事务。”高美介绍，除了
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外，“小院家”还会发布村上组织的各项
活动。

例如，在去年端午节，万宝村在“小院家”上发布了庆
端午活动，组织志愿者宣讲端午文化，为村民发放糯米、粽
叶包粽子。此外，该村还会在小程序上定期发布“村庄清
洁日”“志愿助农忙”等活动，参与活动的村民都可以获得
相应的积分。

高美介绍，获得的积分除了换取生活用品外，村里还
会根据积分排名公布积分榜，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
极性。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市已打造出
“小院家”“巴小智”“爱大足”等乡村智治应用场景，用数字
化为乡村治理赋能，让数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巴南区麻柳
嘴镇平桥村张家
湾院落，正在开
展 积 分 礼 品 兑
换。（受访者供
图）

管
好
乡
村
鸡
毛
蒜
皮
事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近日，围绕丘陵山区如何推进
乡村有效治理这一话题，记者与西
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重庆市
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王斌进行了对话。

记者：当我第一次看到“院落微
治理”这项经验时，我立即想到了城
市社区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这
两种治理方式都是把管辖区域进行
细分后再进行管理，它们有哪些相似
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

王斌：“院落微治理”与城市社
区“网格化”管理的本质是治理单
元下沉与居民自治的激活。从这
个意义上讲，“院落微治理”与城
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确实存在一
定的借鉴关系，但两者在具体实践
和应用场景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
显著差异。

相同的是，两者均通过细分治
理单元实现更精准的服务，均强调
党建引领，整合多方资源，均以解
决基层实际问题为目标，整合政策
资源和社会力量。

不同的是，在政策整合与社会
动员方面，网格化管理更注重自上
而下的政策整合，院落微治理更强
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在治理主
体方面，网格化管理依靠专业化的
网格员队伍，而“院落微治理”更强
调“乡土能人”作用，如院落长通常
由老党员或致富带头人担任，依靠
个人威望和在地经验推动治理。

记者：“院落微治理”之所以成
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重庆乡
村的实际情况。那么重庆乡村的
实际情况是什么？乡村治理又面
临怎样的难题？

王斌：我市乡村面积广阔，存
在丘陵山区库区群众“小聚居、大
分散”的特点，同时也存在农村

“空心化”现象突出、网格治理单
元较分散、农民群众参与治理程度
不高、村级组织服务管理较薄弱等
问题。

这样的现状势必会给乡村治
理带来一定的难题，当前主要挑战

是治理资源不足与自治能力不均
衡，主要表现为一些偏远地区由于
乡村人口结构问题和投入问题，造
成院落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造成
治理项目难以落地。

记者：除了“院落微治理”，我
市还有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乡村
治理方法？

王斌：除了“院落微治理”经验
被全国推广学习外，我市在推进乡
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形成了多
种创新且有效的治理模式。这包
括“清单制”“积分制”、党建引领
与三级联动机制、开发数字化平台
提升治理效率、“微改造、精提升”
改善村容村貌、引进专业管理人才
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等。

一言以蔽之，重庆通过“四治融
合”（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结合清
单制、积分制、数字化等手段，形成了
多层次、多维度的乡村治理体系。这
些方式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还促进
了产业发展和乡风文明，为全国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

记者：我们知道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需要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究竟
该如何做到与前两者的有机结合？

王斌：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三者协同
推进需要系统性思维，通过制度设
计、资源整合和模式创新，形成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比如，贵州“村BA”赛事通过搭
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将体育赛事管
理、文旅产业运营与村民自治有机结
合，形成文化治理带动经济发展的新
模式；浙江安吉余村通过空间规划调
整推动产业转型，同步修订村民公约
形成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实现环境治
理与绿色经济双赢；浙江象山“村民
说事”制度赋予村规民约动态调整机
制，既传承孝亲文化又规范民宿产业
发展……

这些实践表明，只有当治理体系
能够有效承载发展诉求、化解建设矛
盾、规范利益分配时，乡村振兴才能
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的“老黄说理堂”，黄练（左五）在为村民化解矛盾纠纷。
重庆日报通讯员 龚长浩 摄

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的家风家训廊。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渝北区古路镇花湾院子，村民在改建后的院坝里晾晒青菜头。该镇15个
行政村成功创建环境美、功能美、风貌美、文明美的“四美庭院”。

重庆日报记者 万难 摄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重庆市基
层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斌：

让乡村善治成为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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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区葛兰镇盐井村民在集中学习。
重庆日报记者 李雨恒 摄

核心提示


